
重庆奉节与诗歌的历史因缘由

来已久。千百年来，一代代诗人行至

此地，留下上万首诗篇。2009 年出版

的《夔州诗全集》，便收录了 742 位诗

人的 4464 首诗作。一个地处三峡腹

地的山区县城，何以成为中国诗歌版

图上如此醒目的地标？问题的答案，

可从奉节独特的地理格局与中华诗

词发展脉络的交汇处去寻找。

奉 节 古 称 夔 州 ，建 制 已 逾 2300

年。唐代设夔州，州治即今日奉节县

城。其地“据三峡之西口，当全蜀之

门户”，长江穿境而过，瞿塘峡横亘其

东。北岸赤甲山赭红如削，南岸白盐

山色白如练，两山夹江对峙，壁立千

仞，江面最窄处不及 50米——这便是

“夔门天下雄”的地理格局。唐代以

前，巴蜀与中原的交通主要依靠两条

孔道：北有剑门关的陆路，东有夔门

的水路。夔门是长江自四川盆地奔

涌而出的最后一道关隘，由蜀入楚或

由楚入蜀的文人都要经过这里。俗

语云“天下诗人皆入蜀，行到三峡必

有诗”，正是对夔州作为诗歌地理枢

纽的概括。除了位置上为交通节点，

更重要的是，夔州的地理环境以一种

极端的方式呈现了自然的力量——

那种雄、险、急、幽交织的峡江景观，

在视觉与心理上给予诗人强烈的冲

击，成为激发诗情的强大触媒。有学

术研究指出，夔州“独特的地理环境，

不仅为杜甫这一时期的诗歌写作提

供了独特的意象，而且对杜甫这一时

期诗歌独特风格的形成产生了很大

的影响”。这种“江山之助”，同样适

用于在此留诗的大多数诗人。

在 夔 州 真 正 成 为 诗 歌 现 场 之

前，三峡地带已在古典诗文中有过

漫长的“前史”。屈原《山鬼》中“雷

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的

幽邃意象，宋玉《高唐赋》中“巫山赫

其无畴”的瑰奇想象，都已隐约指向

三峡的地理空间。但在交通极为不

便的六朝以前，绝大多数诗人并未

亲 临 其 境 ，是 以 诗 文 所 载 三 峡 、夔

门，多凭想象描摹。真正的转折发

生在唐代，随着国运昌隆与士人漫

游、宦游之风的盛行，夔州开始更多

地进入诗人的亲历视野。陈子昂、王

维、孟郊等诗人先后经过此地，为夔

州诗歌积累了最初的实景书写。而

真正让夔州在中国诗歌史上获得不

可撼动之地位的，是两位伟大的唐代

诗人——李白与杜甫。

李白与夔州的因缘，始于他 25岁

“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出蜀之旅。

当他乘舟东下，首次面对夔门“天阙宏

开”的雄姿时，心胸为之一阔。他在诗

中写道：“飞步凌绝顶，极目无纤烟。”

夔门的开阔气象与他彼时的人生状

态，形成了一种完美的同构。乾元二

年（759年），已步入晚年的李白被流放

夜郎，行至夔州白帝城时忽遇大赦。

半生流离之绪、绝处逢生之喜，与夔门

之雄阔山水和顺流而下的极速体验交

织在一起，终成千古绝唱《早发白帝

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

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

山。”这首诗的妙处，在于它将地理的

快与人心的快熔铸为一。白帝城下临

长江，距夔门极近；从白帝城到江陵的

千里水路，在古代航运条件下本需数

日，诗中却说“一日还”，这既反映了峡

江水急的真实状况，也是诗人归心似

箭的心理投射。这里的“轻”，轻的不

只是舟，还有心——夔门的险峻此刻

不再是阻碍，而成为诗人挣脱命运桎

梏的见证。

如果说李白在夔州写下了“快”，

杜甫则在夔州写下了“沉”。大历元年

（766年），杜甫辗转漂泊至夔州，在此

寓居将近两年。这段时间是杜甫生

命中最后一段安定岁月，也是他诗歌

创作的巅峰期。据统计，杜甫流传下

来的诗作近 1500 首，在夔州就写了

400 多首。夔州山水深刻塑造了杜甫

晚年诗歌的独特风貌。767 年的重阳

节，杜甫登高望远，写下了被后世推为

“天下第一律诗”的《登高》：“风急天高

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

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

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

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这首诗与

夔州的地理环境紧密相关：“风急天

高”是峡中秋日的高爽，“猿啸哀”是三

峡两岸猿声的实录，“无边落木”是山

林秋色的视觉铺展，“不尽长江”则是

夔门之下大江奔流的永恒意象。地

理景观在这里不仅是被描摹的对象，

更是诗人生命体验的容器——夔州

秋日的萧瑟与他身世的飘零、家国的

忧思融为一体。杜甫在夔州还创作

了 另 一 组 不 朽 杰 作 ——《秋 兴 八

首》。这组诗以夔州秋景起兴，遥望

长安，八首连章而下，一气贯注。诗

中“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

阴”等句，既是瞿塘峡波涛的实写，也

是诗人内心波澜的外化。有学者指

出，在夔州山川风物的熏陶下，杜甫

的个体生命中形成了“重热感、重质

感、有韧性的夔州精神”。夔州赋予

杜甫晚年诗歌前所未有的沉雄与深

邃，而杜甫也用他的 400余首诗篇，为

夔州奠定了不可动摇的诗城基石。

如果说李白与杜甫代表了夔州

诗歌的两座高峰，刘禹锡则为夔州诗

歌打开了另一扇门——通向民间与

民俗的门。长庆二年（822 年），刘禹

锡被任命为夔州刺史。在任期间，他

注意到当地流行一种名为《竹枝》的民

歌：青年集会赛歌时，吹短笛、击鼓为

节奏，歌者一边唱歌，一边起舞。于

是，刘禹锡“依调填词，仿照楚辞九

歌”，创作了《竹枝词九首》等作品。其

中最为脍炙人口的一首是：“杨柳青青

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

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这首诗的

前两句是峡江春日风景的白描——

杨柳垂拂、江平如镜；后两句则巧妙

运用“晴”与“情”的谐音双关，将少女

听到心上人歌声时的微妙心理写得

含蓄而生动。刘禹锡将巴渝地区的

民间歌谣提升为文人诗的新体裁，使

夔州成为竹枝词的重要发源地。这

一开创不仅丰富了唐代诗歌的体裁

与风格，也深刻影响了后世文人的民

歌体创作。白居易在忠州听闻竹枝

歌时写下的“瞿塘峡口水烟低，白帝

城头月向西”，正是这一诗歌新传统

在夔州山水间的回响。

两宋时期，更多诗人循着前贤的

足迹来到夔州，在这片山水间续写诗

章。苏轼乘舟经过瞿塘峡时，目光被

江心的滟滪堆所吸引。这块巨石“亭

亭独立”，被视为天下之至险，苏轼却

从其砥柱之姿中，悟出了安危相易、

世事浮沉的哲理，写下《滟滪堆赋》，

慨叹“蜀江会百水而至于夔，弥漫浩

汗”的磅礴气势。地理的险阻在此转

化为哲思的触发点。陆游于乾道六

年（1170 年）入蜀赴任夔州通判，他在

《入蜀记》中详细记录了经过瞿塘峡

的见闻，“两壁对耸，上入霄汉，其平

如削成”。夔州山川风物对陆游产生

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成为他诗歌美学

思想嬗变的巨大动力。他在夔州读

杜诗，读到“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

方”时，感同身受，不禁痛哭流涕——

这是相隔数百年的两位诗人，在同一

片山水间的精神对话；晚年回望夔州

岁月，陆游又用“忆到夔门正月初，竹

枝歌舞拥肩舆”，定格了夔州的烟火

风雅与俗世温情。南宋名臣王十朋

于乾道元年（1165 年）知夔州，在任期

间作诗 300余首。他的《人日游碛》描

绘了夔州百姓正月初七倾城出游八

阵碛的民俗场景，《别夔州三绝》则抒

发了离任时“我亦怜夔不忍去”的深

情。王十朋的夔州诗讴歌了夔州的

山川风物，也咏赞先贤，体现了南宋

士人建构本土诗教体系的自觉意识。

地理选择了诗人，诗人选择了地

理。赤甲白盐的峭拔、瞿塘峡的险

急、峡江秋日的萧瑟、巴渝民歌的婉

转……这些地理与人文的元素，以各

自的方式进入诗人的视野，激发诗人

的创作，成为他们笔下的意象、情感

与哲思的源泉。而诗人的不朽诗篇，

也将一处地理空间升华为一个文化

符号。峡间的长风、江上的猿啼、崖

畔的青石，因诗人的吟咏而被赋予超

越物理存在的意义。夔州，不仅是一

个被吟咏的对象，更成为一代代诗人

主动参与建构的文化共同体。岁月

迁流，上万首诗词沙累跬积，铸就今

日奉节“中华诗城”之赫赫文脉。

大江滔滔不息，诗韵代代相承。

今夏，笔者乘游轮再访夔门，伫立船

头，望大江东去，仰两山巍峨，抚千年

诗卷，感悟华夏江山与古典诗词的相

生相融，遂作一首七律《上夔门》，续

前贤风雅，寄万古襟怀：

祖龙夭矫下昆仑，盘古劈空遗斧痕。

赤甲白盐俱仰削，紫云金浪隐崩奔。

惊回滟滪万年寂，泻落沧溟一气混。

浴日天风大鹏翼，扶摇横翥上夔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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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苾夫人是唐代少数民族回纥

铁勒部的后裔，初唐名将契苾何力

第六女，嫁右金吾将军，开元八年

（720 年）病亡，次年陪父茔而葬昭

陵。契苾夫人墓侍女图作于开元年

间，画中人物面容俊秀、体态修长，

所着红色拖地长裙，正是当时流行

的石榴裙。

石榴裙是唐代极受欢迎的女子

装束，其裙色朱红，类石榴色，艳美

且很衬肤色。根据图像遗存与史籍

资料推断，唐代石榴裙样式大概为

高腰束胸、蓬松拖地的长裙，色泽浓

艳，有少量绣花或无绣花。

唐人的诗作与笔记小说中，对

女性身着石榴裙的风姿多有着墨，

如相传为武则天所作《如意娘》中

的“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

榴裙”，杜审言《戏赠赵使君美人》

中的“红粉青娥映楚云，桃花马上

石榴裙”，刘禹锡的“忆君泪点石榴

裙”等。白居易也常在诗作中提及

石榴裙，包括“郁金香汗裛歌巾，山

石榴花染舞裙”“烛泪夜粘桃叶袖，

酒痕春污石榴裙”“银烛忍抛杨柳

曲，金鞍潜送石榴裙”等。

唐代经济富足、文化自信、社会

开放，石榴裙是唐代奢靡风尚的一

种物质外显。

首先，石榴裙采用丝织物制作，

面料价格不菲。唐代拥有诸多丝织

品类，包括罗、绢、绸、絁、縠、缯、纱、

帛、绫、丝布等。石榴裙的广泛流

行，背后依托的是当时发达的桑蚕

丝织业。

其 次 ，红 色 素 的 萃 取 和 提 纯

难度很高。虽然红花可以染出从

浅绯到深红等层次丰富的赤色系，

但真红、猩红等浓艳色彩的获得，

常需要染色六七遍以上，因此，石

榴裙的染色工艺可以说相当耗工

费时。

再次，石榴裙的款式非常消耗

面料。唐代女性多体态丰腴，裙摆

又常以灯笼状散开为尚，面料耗费

更多。而且，为追随当时的主流审

美——华贵肥美，裙幅从初唐到盛

唐变得越来越宽大。从诗句“裙拖

六幅湘江水”（李群玉《同郑相并歌

姬 小 饮 戏 赠》）中 ，我 们 可 以 得 知

当 时 裙 式 宽 大 ，拖 地 数 寸 ，以 致

“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

梅”（孟浩然《春情》）。唐代裙制

一 般 用 布 六 幅 ，据《旧 唐 书·食 货

志》记 载 ，当 时 布 幅 宽 度 约 等 于

0.53 米，6 幅宽度就约合 3.2 米，而

奢 华 的 裙 子 竟 然 有 七 八 幅 之 多 。

这种浪费后来甚至引来了官方干

预，如文宗时期规定女性“裙不超

过五幅，曳地不过三寸”。

此 外 ，唐 代 女 性 热 衷 于 组 织

和参加各类节日活动以及室内外

娱乐活动，她们常常结伴出游，乐

此不疲。唐代崇尚丰腴、健硕、活

泼 、勇 敢 、开 放 的 女 性 形 象 ，贵 族

女 性 能 够 进 行 骑 马 、射 箭 、打 猎 、

击球等户外社交性运动，比如《虢

国 夫 人 游 春 图》中 就 记 录 了 女 子

骑马盛装出游的场景。在内部空

间 ，唐 代 女 性 也 有 着 积 极 的 交 际

活 动 ，著 名 人 物 画 家 张 萱 和 周 昉

诸多作品中都记录了当时女子从

事宴饮、奏乐、写作、观花、熨帛等

活 动 的 场 景 。《唐 人 宫 乐 图》也 展

现了当时女性的群体娱乐生活场

景 ，她 们 吹 笙 或 胡 笳 ，弹 着 琵 琶 、

古 筝 ，正 在 推 杯 换 盏 、饮 酒 取 乐 。

社交活动的增加、社交圈的扩大，

使这时的女性服装除了满足基本

需 求 外 ，还 要 具 备 更 高 级 的 社 交

功能，包括彰显社会等级、引人瞩

目、炫耀财富等。价格昂贵、光彩

夺 目 的 石 榴 裙 ，能 够 助 力 穿 着 者

达成这一社交目标。

华贵的石榴裙多流行于唐代

富有闲裕的社会阶层。五代笔记

《开元天宝遗事》记载：“长安士女

游 春 野 步 ，遇 名 花 则 设 席 藉 草 ，

以 红 裙 递 相 插 挂 ，以 为 宴 幄 ，其

奢 逸 如 此 也 。”红 花 重 染 的 红 裙

工 艺 繁 复 、极 易 沾 污 ，而 贵 族 仕

女 出 游 ，将 红 裙 临 时 悬 挂 充 当 宴

饮 帷 幕 ，足 见 上 层 社 会 物 质 条 件

的 优 渥 ，也 折 射 出 盛 唐 时 代 浮 华

放达的世风。

（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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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建筑的屋顶主要分为重

檐庑殿顶、重檐歇山顶、庑殿顶、歇山

顶、悬山顶、硬山顶等。从外形看，四

面坡的屋顶是庑殿顶；屋顶上截为悬

山或硬山、下截为庑殿，垂脊拐弯，共

有 9 条屋脊的是歇山顶，又称“九脊

顶”；屋顶有两面坡、两端悬出山墙的

为悬山顶；屋顶有两面坡、两端不悬

出山墙是硬山顶。不同形制的屋顶，

沉淀着技术、文化、生活等方面的丰

富历史内涵。

从技术发展来看，庑殿顶产生于

秦代以前，战国时的《考工记》把庑殿

式屋顶称为“四阿顶”；歇山顶出现于

汉代，汉代的歇山顶是两坡加两垂

的 两 段 式 屋 顶 ；而 具 有“ 檩 条 不 外

悬”工艺特征的硬山顶，广泛应用于

明清时期。宋代前的建筑以木构件

为主，北宋官方颁布的建筑技术专

书《营造法式》里没有关于硬山顶的

记载。直到明清时期，砖石建筑技

术逐渐普及，山墙可以被砌得又高

又厚，进而能够直接承托屋顶重量，

这时硬山顶才大量出现，成为民间

最常用的屋顶形制之一。

不同形状的屋顶还代表着不同

的社会地位和等级序列。一般而言，

重檐庑殿顶为最高等级，专属皇家及

孔庙；重檐歇山顶次之，多见于官署；悬

山顶和硬山顶则多用于民间。明代，

《大明会典》禁止官员建造重檐歇山顶

的房屋；清代，皇家建筑和大型寺庙的

屋顶几乎都是重檐庑殿顶、重檐歇山

顶，比如北京故宫的太和殿、乾清宫、坤

宁宫、午门等建筑，就是重檐庑殿顶的

代表，保和殿是重檐歇山顶，乾清门为

单檐歇山顶。硬山顶则一般出现在底

层官吏和平民的住宅上，如果平民之

家采用歇山顶，则属于“逾制”。

此外，屋顶作为建筑的一部分，

承载着不同的功能，与不同地区人民

的生活息息相关。比如悬山顶有利

于防雨和保护山墙；硬山顶有利于防

风防火。

一般而言，北方风沙天气较多，

硬山顶多用于北方民居；南方雨天较

多，悬山顶多用于南方民居。比如海

南岛平均年降水量超过 2000毫米，多

雨地区的民居多采用悬山顶，因为屋

檐伸出去，能更好地保护山墙和墙

体。然而，海南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

查发现，海南很多传统建筑采用的居

然都是硬山顶。经过深入的田野调

查和系统性研究，我们发现这个“反

常识”选择的背后，隐藏着海南人民

应对极端气候的生存智慧。

在海南，悬山顶伸出去的屋檐固

然能够提升防雨效果，但这种悬挑屋

檐是台风的着力点，当台风肆虐时，

悬山顶的房子更容易被狂风掀翻。

资料显示，1973 年，超强台风“玛琪”

登陆海南，掀掉了很多悬山顶建筑的

屋顶，采用硬山顶的建筑则损毁率较

低。硬山顶的山墙与屋顶齐平或略

高，檩头包封于山墙内，整个建筑没

有悬挑的屋檐，因而能大大降低风阻

系数，增强抗台风能力。在海南火山

岩古村落里，民居普遍采用硬山顶，

硬山顶和厚重的火山岩墙、屋脊上的

条石压顶，共同构筑了一整套“逆势

而守”的防风系统。

海南省文昌市的硬山顶古民居，

很大一部分源自明清时期闽南移民

带过来的建造技术。随着时间的流

逝，海南的硬山顶房屋也在发生变

化，逐渐融入部分东南亚地区的建筑

风格，但主体建筑仍然呈现硬山顶的

显著特点。

值得一提的是，在海南岛中部山

区，古代黎族同胞多建设船型屋。这

与硬山顶的选择一样，都蕴含着“道

法自然”的营造智慧。船型屋由竹

子、木头、藤条、茅草搭建而成，在建

设过程中，人们不用一块砖和一颗钉

子，结构之间以藤条绑扎，没有刚性

的连接点，所有节点都可以微微活

动。在台风天里，船型屋整个结构可

以跟着风一起晃，从而将风的动能缓

冲掉，实现“晃而不倒”。此外，船型

屋的屋顶没有屋脊，圆溜溜的，可以

让 台 风 的 气 流 顺 着 圆 弧 平 滑 地 掠

过。同时，船型屋的贴地低矮设计也

减少了受风面积。如果把台风比喻

成人的手，那么船型屋就是水中的泥

鳅，任凭台风肆虐，很难找到抓泥鳅

的着力点，也就很难掀掉屋顶。台风

过后，船型屋基本上完好无损，这何

尝不是《道德经》中“柔弱胜刚强”智

慧的折射。

沿海平原的硬山顶建筑和中部

山区的船型屋，一个用砖石建设，一

个以竹木为主要材料；一个刚，一个

柔；一个逆势而守，一个顺势而为。

不同的建筑诠释了不同的生存哲学，

却在同一个海岛上生动绽放，这也是

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特质在海南的

生动体现。

（图片由作者提供）

海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保平村张家宅的硬山顶。

从硬山顶到船型屋从硬山顶到船型屋：：

海 南 古 建 筑 里 的 营 造 智 慧海 南 古 建 筑 里 的 营 造 智 慧
张张 凤凤 亓亓 浩浩

海南船型屋。

契苾夫人墓侍女图。


